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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在本质上就是对关系的

一种精妙处理。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

与动物，彼此之间的拉拉扯扯、起起落

落，才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推力，

也成为作家探讨人生及其可能性状态

的基本依托。雷默显然谙熟此理。从成

名作《祖先与小丑》到近期的一系列中

短篇《壁虎》《断舍离》《旅行》等，雷默常

常驻足于父子关系，通过父子之间各种

微妙的纠葛，从血缘亲情出发，探及中

国式的家庭伦理，又由家庭伦理的潜在

变化，折射社会现实的诸多变迁。可以

说，父子关系始终是雷默小说质询生命

存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2025 年度

《收获》文学榜”中，雷默的《壁虎》入选

短篇小说榜。我认为，《壁虎》就是最能

代表雷默娴熟驾驭这种父子关系的优

秀之作。

《壁虎》叙述了一个家庭的特殊时

期生活——一家人照顾中风后卧床不

起的父亲，直至父亲离世。但故事的主

轴依然集中在父子关系上：一个因童年

断指而始终心怀芥蒂的儿子，一个不知

如何表达愧疚而愈显暴戾的父亲，随着

一场疾病的到来，引发了各自角色的倒

置。在父亲的一次疏忽中，童年时代的

彭盼盼失去两节手指。在他漫长的成长

过程中，父亲从未正面、正式地“处理”

过这次疏忽，他先是以“壁虎断尾巴还

可以再生”的谎言“瞒哄过关”，后来干

脆以暴力“搪塞过关”。正是父亲这种潦

草、粗暴的“家长制”表达方式，导致彭

盼盼从小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到自卑

的心理历程。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

从开始的紧张逐渐趋于淡漠、疏离，直

至父亲重病袭来，他将父亲“收拾得服

服帖帖”，一贯强势的父亲成了弱势，父

子之间的关系随着生命的衰变乃至消

逝，最终得到和解。父亲在弥留之际，将

“两节手指塞进自己的嘴巴里，死死地

咬住”。他咬着的，正是彭盼盼五岁时失

去的那两节——小拇指和无名指。父亲

用行动重演儿子的那次创伤，这种极具

爆发力的表达方式，凸显了父亲一生不

敢直面的深重愧疚。

壁虎作为重要的意象，在小说中出

现了三次。第一次是被彭盼盼囚禁在储

藏室的那只壁虎，勾起了盼盼断指的创

伤记忆；第二次是父亲病重时，壁虎出

现在橱柜里，彭盼盼并没有像过去那样

故意将壁虎尾巴弄断做“再生实验”，而

是将它放归到菜地里；第三次是壁虎在

天花板上，与弥留之际的父亲形成一种

正面的对视，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以

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释放了囚禁了一

生的罪责。雷默的巧妙之处在于，他运

用壁虎这个意象，熨帖地贯穿全文，使

之成为小说的精神线索，也喻示着父子

之间情感的断裂与再生。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为父权祛魅的

小说居多。但雷默选择了一种“近身”式

书写，通过对父亲进行重新打量和认

知，对父亲的身份进行解构，实现了对

一个“人”的理解。这种“近身”式书写往

往表现在雷默对父亲这个人物的不堪

和脆弱的精准描写。中风后的父亲想翻

身却翻不过来，彭盼盼在一旁笑了起

来：“他看上去像一只被掀了底的老王

八。”这句话展现了儿子对父权的冒犯

和蔑视，然而，雷默并没有继续这种解

构的快感，而是让叙事缓缓转向对父亲

的同情与理解。当彭盼盼看到父亲为了

讨酒喝，“用还灵活的左手拍得床垫哐

哐响”，母亲用筷子蘸酒“喂”父亲时，父

亲的这个形象在他眼中如同“婴儿”，他

意识到，那个曾经威严的家长已随着肉

身的衰变而退化为弱者；母亲因为父亲

的酒瘾顺口发了句牢骚：“要么喝死算

了？”父亲竟用力“勾勾头”表示认同，这

种生命能量完全枯竭后的“认命”，令人

不知所措……目睹父亲生命的整个衰

变过程，也可以说是彭盼盼对生命的深

刻体验和领悟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雷默花了很多笔

墨，饶有意味地叙述了儿子在解决喂

食、擦身、褥疮、失禁等问题过程中，与

父亲身体前所未有的亲密接触。在这些

亲密接触中，彭盼盼逐渐展开了对父亲

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直至真正成为“托

住爸爸后腰”的那个人。它从肉体的尴

尬相遇开始，在一次次无可逃避的伦理

召唤中，慢慢沉入内心的碰撞，使创伤

记忆、血缘亲情、父权观念、人性底色，

渐次露出种种温暖的底色。正是这些琐

碎而又细致的“近身”式书写，让这篇小

说呈现出一种温情的质地，传达了一种

宽厚悲悯的人生情思。

雷默对这种父子关系的独特勘探，

同样表现在他的另外两部短篇近作《旅

行》《断舍离》中。《旅行》中，“他”抚养哥

哥失踪后留下的瘫痪侄儿，日复一日看

护一个与自己并无直接血缘关系的“累

赘”。但是，当侄儿终于艰难地喊出那句

“爸爸”时，“他”内心一震，似乎自己与

侄儿的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也隐隐地

感到某种深厚的情感纽带被建立起来

了。事实上，侄儿的一句“爸爸”，不仅唤

醒了“他”的人性，唤醒了“他”的角色，

也唤醒了人间的伦理。可以说，雷默通

过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写出了一种超越

血缘、更为博大的父性意识。《断舍离》

则通过家长与儿子曲曲折折的彼此抵

牾，在断、舍、离三际之间循环往复，扯

拽试探，由此不断拉近父辈与孩子之间

的心灵距离，使人物最终在丧失的疼痛

中，彼此领悟了理解与成全，也由此获

得了一份超越世俗意义的爱。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中，父亲总

是一种沉默的存在。父子之间的关系，

更多地体现为静态的、默契式的碰撞与

交流，往往缺乏小说叙事的外在张力。

雷默知难而上，他极其善于从各种细微

的言行出发，并将这种隐秘的关系演绎

得既鲜活又丰富。他的近期小说依然如

此，且更为精进。可以说，雷默笔下的人

物关系，无论是血缘相连，还是命运偶

合，都在一种“近身”书写的照拂与凝视

下，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瞬间

里，悄然进行着生命里最深刻的体验，

人物也因此重新获得了情感的灌注，如

同《壁虎》里的那只壁虎，总会吸附在一

些不可思议的角落里，获得再生之尾。

（作者系作家）

高鹏程出生在宁夏，生活在浙江宁波。要走进

高鹏程的诗歌世界，这种身份背景大概是重要的。

一方面，就“人”的层面而言，市场循环互通、资源

自由流动、个体沿着愈发便捷的现代交通网络随

时迁徙又各处扎根，空间流动经验大规模重塑了

人的经历轨迹、情感体验乃至生命结构，在此背

景下，“家”的概念、“附近”的概念，乃至个体的

自我想象和身份认同问题，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这种背景对于“城”也是重要的，以高

鹏程如今居住生活的宁波为例，宁波历来工商

业发达、具有较为鲜明的移民色彩。这座城市里

聚集着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不同的身份和

经验由此发生碰撞，一座城市的文化气场、情感

结构都会被重塑，而高鹏程的身份背景和经验轨

迹，于宁波这座城市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在此获得了深度对话、彼此

互文的可能性：今与昔、彼与此、我与他，永远都在

对峙碰撞而后融合共生。这本是高度个体化的生

命经验，在今天却具有越来越普遍的文化隐喻和

共性象征；就诗歌而言，它提供的是一种“对照”式

的观察视野及抒情机制。在高鹏程的诗，尤其是

出版于2024年的诗集《回声》和此后几组近作中，

这一点体现得颇为明显。

故乡与异乡的对照

在高鹏程的诗歌世界里，故乡是非常重要的

题材。高鹏程笔下的故乡，其意象系统和情感色

调大致属于传统农耕文明，换言之，是结构稳定、

气味熟悉、高度抒情化的。精妙具体的细节和质

朴真诚的情感，非常有效地赋予诗作力量。例如

《山中一日》，写年少时在大山内部闲逛，人的视角

追随着蝴蝶的视角展开，从“误入”抵达了对乡土

自然景观的精准发现，枝头的大朵辛夷和满地的

紫色花瓣，与草丛间的坟茔、遥远处的人家、模模

糊糊的人影，共同融化于空气中浮动的“某种透

明状的波纹”，人与自然的融合、个体生命向大地

家园的归化，在此是寂静、漫长而又稳固确凿的。

这是一种经典性的乡土抒情、“故乡诗意”。又如

《日渐稀薄的悲伤》，写“绿皮火车的叫声，把我带

回老家/脱光木叶的毛白杨，低矮山岗/结界煨在

你面前的羊粪火，已经熄灭/只有风吹动着你上面

的荒草”，故乡生活的空间意象及情感体验，构成

高鹏程诗歌中非常重要、也非常动人的元素。

然而，这些诗作与传统的“故乡吟咏”写法存

在不同，其背后存在着隐匿却强力的“异乡回望”

姿态，尤其是，它基于现代性的自我认知悖论和身

心流动感受。《日渐稀薄的悲伤》里，那些清晰的物

象与情绪，实际滋生于遥远城市里的失眠及不安

梦境，“我又梦见了你……一声接一声低沉闷长的

叫声/在失眠的夜里传了很久很久”；《山中一日》

里，诗人也专门安排了那个“未来时间”中的“我”

现身，“我忽然看到了另一个我，那个正在生活中

的我……我看着远处的那个我，在浮沉、辗转/很

快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线性的出走漂泊，刺破了

故乡山坳里的轮回时光。这是都市异乡视角对故

乡经验的重新审视，它赋予高鹏程的诗更复杂、更

具冲突性的情绪张力。对高鹏程来说，故乡其实

是一种在远离和丧失中才得以被更好谈论的诗意

对象，是在“他者化”的目光中才真正被指认的“自

我之根”。

青春与中年的对照

“过去怎样”与“现在如何”之间，孕育着高鹏

程诗歌重要的情感碰撞模式。《在甲板上俯瞰星

群》一首颇为典型：“我又一次看到了你们，我年轻

时仰望的事物/此刻，正混迹于水面的灯火。”今与

昔的时间对照，转化为高与低的空间对比，讲的是

星光但当然又不止于星光，其真正的着眼点是自

身的年龄变化、处境变幻、心态变迁：“突然有多少

回忆从那里涌出？……如今，除了这些我依然一

无所有。”“年轻时我喜欢对着天空撒网，/现在我

习惯在浑浊的水底打捞自己的星辰。”生活世界里

相似的物象，于“我”处激发的则是不同的身体姿

态和内心状态，这是一种从空间想象（它实际也是

前面谈到过的“故乡/异乡”关系的内化变种）向时

间体悟的能量转换，背后是一种链接起青春时代

与中年境遇的“流逝意识”。《冷西之夜》或可提供

另一份例证：“车子拐弯时，忽然看见了远处的灯

火。”夜里的灯火具有的某种模糊感引发了对中年

漂泊、“摸黑赶路”的瞬间察觉。

有趣的是，“赶路”和“出发”，在当年的青春视

野中，原本是一种正向的诗意想象，而待真正来到

中年，诗人却发觉，生命时间中一切的出发与行

旅，亦是意味着在赶路的过程中不断丢失关于路

的记忆：“整理行李箱，翻出了一沓车票/忽然发

现，这些年我居然去过这么多地方/……有些已经

陌生。我甚至忘记曾经去过那里”“那些曾经切慕

过的远方，逐渐成为遗忘/……都已经还原成了票

根上，两个地名间/一截平直的线段”“生活回到了

原点/而远方重新回到远方。”（《过期车票》）年轻

时代对世界的想象机制，与人到中年对人生的感

知结构之间，发生了饶有深意的反差：那些曾经切

慕渴盼的东西，承受着记忆覆盖和路里风霜，已在

不经意间被冲淡、抹平、删除，真正留下的况味和

深情，却是当初并不曾预期到的。这是人生不同

时间节点之间的对照性张力。

情感与意义的对照

《良渚遗址：时间加减法》这首诗以一系列莫

名其妙而又贴近生存抽象本质的“叩问”行为，将

外在意象与内在省思连缀在一起：“废墟比生活重

要”“种子比生存更加重要”……但是，在诗作展开

的过程中，诗人的每一句话似乎又向这沉默的文

明废墟投来探寻性的目光：结果真的比过程更重

要吗？当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倒塌？目的真的比

动机更重要吗？当一种看似简单粗暴的生存目

的，在几万年后又创生出更多更费解的动机，繁衍

又真的是唯一重要的吗？所以，这些陈述句的背

后，当然也存在着疑问句；符合工具理性的思维方

式，未必就能够整理和安置诗人对情感逻辑的深

层追寻。这首诗的最后，诗人也只是把一切秘密

都融进“对一粒稻谷的凝视”，并将此归纳为对“文

明核裂变基因”的收容、收藏。所谓收藏，其实也

是搁置。

此岸与彼岸的对照

这种想象方式的分别，其实关联着诗人解读

世界、并在解读世界过程中认同自我的不同结构。

对照乃至对峙，在这里以一种深刻而无形的方式存

在着。在诗作中，这种对峙不止一次地被具体投射为

“此岸与彼岸”的意象：“一道狭长的沙堤，隔开两边/

相互对峙的沙滩……/它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象

征。但事实是，我的体内的确存在/这样一道沙堤。”

（《檀头山姊妹沙滩》）在《对岸》中，“从此岸到彼岸”被

形容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像月台隔开铁轨、舟船

分开江面，不同的人由此去向不同的岸，而在一个

独立个体的内部，“岸”的分类学使一个人“有了裂

隙”，“一条黑色的拉链经过了他”。

同样是高鹏程诗歌中具有贯穿性的核心意

象，“火车”意味着顺序时空里的经验更替（连接

故乡与他乡、区分当下与往昔），那么“拉链”意象

则指向了超越时空结构的、灵魂内部的分裂张

力。有关于此，高鹏程在《文明的肉身》《物语》等

几组新作中，展示了进阶性的处理策略，“两岸”

式的感受结构和对照方式，被呈现为“具体/宏

观”“经验/超验”之间的跨越想象动能，个人体验

与文化思考之间展开了更深入的对话，“分野意

识”和“对照视野”在此增殖出更加复杂的句式、

更加分析化的语言风格、更加思辨化的想象轨

迹，诗作的思想深度和内在容量随之获得进一步

的优化。这或许正意味着一位诗人继续生长的

宽阔可能。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

“对照”作为机制
——关于高鹏程的诗

□李 壮

《谚云》是一部由李建永、戴美帝（本名戴东英）伉俪与女儿李雨书

合著的作品。他们一家创办的公众号“谚云”，已经营了8个年头，其中

大部分文章我都曾读过，但这次重新集中阅读，仍倍感亲切，感慨良多。

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再小的个体，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品

牌。一个三口之家，以亲聚，以文乐，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

共同成长。这就是我对“谚云”——一个家庭公众号的整体印象。

8年前，建永申办了一个名为“谚云”的微信公众号，并开始发表

文章。李建永不仅是一位作家，多年来他还致力于对民风民俗、民间

谚语和二十四节气的深入研究，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民俗文化学者。起

初，朋友们从“谚云”的取名，以及刊出的第一篇文章《俗话说得好》来

猜测，以为是要办一个以民俗和民间谚语研究为载体和切入点的个

人公众号。“一句谚语千重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让我没想到的是，公众号办起来不久，建永夫人和女儿相继加

入，喜欢左手书法的戴美帝写出了《习书养气》，远在英国牛津大学读

博士的女儿李雨书发来《新年的决心》和《别人家的孩子》。从此，这一

家三口你追我赶，上阵父子兵，铿锵三人行。两千多个日夜，他们从自

身做起，从家庭出发，做公众号、读经典、写文章、通电话……将家庭

公众号做得风生水起，影响力日渐扩大。

建永文章写得好，读书多是他的底气。40年前，建永大学毕业，在

三个可供选择的城市中，他选择了离家乡山阴县最远的阳泉。在这

里，他工作、恋爱、娶妻、生子；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文

友。那是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年代。文友们三天两头相聚，谈读

书、谈文章，各自挥笔作文，暗自较劲。当时我主持的《阳泉日报》“三

原色”副刊有一个杂文栏目“五味瓶”，建永几乎成了这个栏目的专栏

作者。1988年9月，建永的杂文《撒娇的流派》发表在《人民日报》“大

地”副刊头条，并且在一次征文中获奖，这也为建永增添了“走出去”

的勇气。女儿还没出生，建永便开始又一次远行——赴北京大学中文

系进修，开始了他“诗与远方”的旅途人生。建永是那种永不满足于现

状的“行者”，不甘寂寞又耐得住寂寞的“旅人”，在漫漫旅途中，寻找

和发现着一道道风景。从山城到省城，从省城到首都，一路探寻，不时

给自己创造一种发奋向上的寂寞小天地。

说说戴美帝。近朱者赤，何况是夫妻。很早以前就读到过她写的

文章，建永的文风深深地影响了她。可是自从她开始练习书法，其文

风和思考方式逐渐显示出自己的风格。从《打着高铁看女儿》《再打

铁》中的温馨亲情，到《姐姐家的院子》《山楂煮》的人间烟火，再到《有

福读书》《习书养气》《读两本书主义》的持之以恒，以及后来写出《清

凉西海子》《通州城，好大的船》这样有厚度的文章。我以为，她是这些

年用力最多、进步最快，收获也最大的“那一个”。

李雨书小名午儿。我曾在与建永的通信中，习惯性写成“吾儿”，

朋友们也常常将雨书称为“别人家的孩子”。雨书曾以此为题写过文

章。她也曾经是个“蔫儿淘”，因为贪玩和成绩不佳，常挨老爸的训斥

甚至“胖揍”。雨书在总结自己成长经历时说，她的每一个“里程碑”，

都是在跌到让别人瞧不起的谷底时一飞冲天的。作为理工女，雨书写

出的文章率性而颇有文气。在“谚云”公众号上，雨书的文章我几乎篇篇

必读，且认为篇篇精彩。海量的知识储备、独特的思维方式、灵巧的进入

视角，以及通透的语言表达，使雨书走出了自己的写作之路。这从收入

书中的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吾家事——新年试笔》，或许能管中窥

豹，大致可以领略到这个三口之家家教的传承、家风的形成，以及一个家庭成长的脉络。

从20世纪80年代建永第一篇文章登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到近几年戴美帝《通州

城，好大的船》、李雨书《实验室里过大年》走进“大地”，一家三口终于在这块文学高地相聚。

40年来，看着建永这一家人在热爱读书与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好，除了衷心的祝福，我想更

多的是“读读写写”的人生价值与社会意义。读经典、写美文、出好书，念兹在兹，使建永一家

三口走出了自己的风景，创出了自己的品牌，也收获了不一样的幸福。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要从每个人、

每个家庭开始。从“我”到“我们”，《谚云》一书和“谚云”公众号，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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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散文写作日益走向多元表达

的语境中，云德的散文集《行走的时光》

以温润质朴的笔触、开阔通透的视野与

真挚深沉的情怀，为读者展开一幅兼具

生活烟火、人文底蕴与生命哲思的精神

长卷。这部收录50余篇随笔的精选集，

以朝花夕拾、舌尖记忆、谈天说地、行履

印痕四辑为脉络，将个人记忆、日常滋

味、文化思考与山河行旅熔于一炉，在时

光的行走与回望中，完成对生命与时代

的温柔叩问。它不刻意炫技、不故作高

深，却以学者的识见、作家的敏感与长者

的通透，让日常成为诗，让行走成为修

行，为当代散文写作提供了一份生命之

美与人性温度的知识范本。

《行走的时光》的魅力在于以个人化

的时光叙事，搭建起连接过去与当下、小

我与大我的精神桥梁。书名“行走的时

光”既是物理空间的行旅足迹，也是岁月

流转的生命轨迹，更是精神层面的不断

前行与回望。其中《思念绵绵忆祖母》

《眼神随想》等感人至深，让我回想起小时候与祖母一起生

活的记忆。云德以散文为载体，追溯光阴流转的片段记忆，

秉持“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亦安然”的心境，在世事沧

桑中坚守初心，在人生起落中保持坦荡。第一辑“朝花夕

拾”是全书的情感根基，作者以温情回溯过往岁月，将童年

记忆、成长历程、师友交往化作细腻文字，那些关于旧时光

的点滴描摹，藏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藏着生命最本真的

温暖与力量。无论是对往昔艰辛的淡然回望，还是对人间

温情的细腻捕捉，都让读者在文字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产生

跨越年龄与阅历的情感共鸣。

如果说“朝花夕拾”是时光的温情回望，那么“舌尖记

忆”便是生活的烟火诗意。云德将目光投向最平凡的柴米

油盐，以饮食为媒介，书写人间滋味与人生况味。他写茶，

写“满杯茶叶不见水”，也写“羊肉换茶”的情谊；写酒，写“暂

凭杯酒长精神”的豁达，也写“饮和成醺酣”的节制；写寻常

滋味，不追求猎奇与奢华，而是从一茶一饭、一蔬一食中，品

味生活的本真与人间的温情。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

常常被功利与焦虑裹挟，忽略了日常的美好，而云德的文字

却提醒我们，生活的诗意从不藏在远方的风景里，而藏在三

餐四季的烟火气中。他将饮食文化与人生哲学巧妙融合，

让舌尖的滋味转化为精神的滋养，让世俗的日常升华为对

生命本质的思考。

“谈天说地”一辑，彰显了作者作为文化学者的智性思

考与人文担当。这部分文章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或触景

生情、直抒胸臆，或巧思妙想、诙谐成趣，涵盖文学、艺术、社

会、人生等诸多领域，既有对传统文化

的珍视与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观察

与思考；既有对文艺现象的理性评析，

也有对人性人情的深刻体悟。云德长

期从事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兼具理论

素养与实践经验，这让他的随笔既有思

想的深度，又有文字的温度。以坦诚平

和的语调，将所思所悟娓娓道来，在轻

松漫谈中传递正向价值，在深入浅出中

彰显文化底蕴。无论是对传统美德的

坚守，还是对时代精神的解读，都体现

出学者的识见、造诣与修养，让读者在

阅读中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滋养。

“行履印痕”作为全书的收束，将个

人行旅与山河情怀、文化感悟融为一

体，让“行走”从物理空间的移动，升华

为精神世界的探索与丰盈。书中记录

了作者旅途之中的奇闻逸事与所见所

感，笔下的风景既有自然之美，更有人

文之韵。他行于山河，不只是欣赏风

光，更是在行走中感悟历史、体察民生、

思考文化，将个人足迹与时代印记、民族精神相连。在云德

的文字里，行走是一场与山河、与历史、与自我的对话，每一

步足迹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每一次回望都饱含着对生活

的热爱。这种以行走见证时光、以文字留存记忆的写作方

式，让散文集拥有了开阔的格局与厚重的底蕴。

从艺术特色来看，《行走的时光》秉持朴素真诚、温润雅

致的文风，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品格。云德的文字不事雕琢、

自然流畅，摒弃华丽辞藻与刻意修辞，以直白坦诚的语言传

递真挚情感。这种朴素不是平淡，而是洗尽铅华后的本真，

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文章长短相宜，叙事、抒情、议

论有机融合，时而温情脉脉，时而诙谐风趣，时而深刻隽永，

节奏舒缓自然，读来如春风拂面，亲切而治愈。同时，作品

兼具抒情性与思想性，在细腻的情感表达中融入深刻的人

生哲思，在平实的叙事中暗藏文化底蕴，做到了“情与理相

融，景与情共生”，让读者在感受文字之美的同时，获得精神

的共鸣与思想的升华。

更值得称道的是，《行走的时光》始终充盈着浓郁的人

文关怀与阳光般的精神力量。云德以一颗温柔宽厚的心观

察世界、书写生活。他怜惜传统，也拥抱现代；敬畏自然，也

调侃自我；感怀逝去，也乐见新生。无论是对平凡人的尊

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对时代发

展的信心，都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这是这部散文集超越

文字本身的价值所在，也是它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根

本原因。

（作者系作家）

时光行履里的人间与山河
——读云德散文集《行走的时光》

□郭 伟

《行走的时光》，云德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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